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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邵雍贊成「以物觀物」，反對「以我觀物」，道理何在？要怎樣做才能夠「以物觀物」呢？請按照邵雍所提出的意旨予以說明。



	邵雍是北宋初年的著名儒者，他的哲學是受到漢唐以來易學的影響，以象數來解釋宇宙萬物的變化，對陰陽、動靜、剛柔等都有深入獨到的見解。他建構天地化生演變的理論，以究天人之際，通古今之變，目的是為了解釋社會興衰治亂。他認為社會的興衰治亂都是同天地的化生演變相聯繫的，而天地的化生演變都符應一定的象數，因而推衍卦象可以知天地之變化，進而可以逆知社會興衰治亂；反過來，社會的興衰治亂也都應一定的象數，既可以此觀彼，又可以此逆知彼之符應。雖然他的學說帶有濃厚的道教色彩，但其哲學是根源於儒家的理想，以孔孟之學為最終歸結，而非要達至道家之虛無境界。他強調的「以物觀物」，都表現出追求一種精神的境界，是漢唐儒學所沒有的，這顯示出當時儒家思想從重視政治、禮俗、教化等轉向精神層面的內聖的變化。

 

在邵雍的哲學中，「道為天地之本，天地為萬物之本。以天地觀萬物，則萬物為萬物。以道觀天地，則天地亦為萬物。道之道，盡之於天矣；天之道，盡之於地矣。天地之道，盡之於萬物矣。天地萬物之道，盡之於人矣。人能知天地萬物之道，所以盡於人者，然後能盡民也。」在茫茫天數，不知開始，亦不知終結，在宇宙間，天地、萬物、人類皆物也。人生於天地，靈於萬物，動靜准於法象，變化通於氣機，故惟人能盡天地萬物之道，能深知陰陽消息之機，故自然界之一切法則，惟人能洞悉當中玄奧。在邵雍看來，世界事物的盛衰基本是由於陰陽的消長，任何事物都不能有陽無陰。但世上具體事物的成因極為複雜，單靠一分為二的陰陽演繹法是不行的，觀物法就是認為必須對事物作詳細觀察和具體考究，並避免主觀意念牽涉其間，才可演繹出至理之學。

 

邵雍認為現象界之一切事物，皆有數理可尋，因此以人之靈而依道修養，可達至天人不二，物我無間的境界，故能觀物而知物，觀象而知象，一切事物皆可在掌握之中。在邵雍的觀物說中，包含兩個方面的理論，一個是認識論的觀物，主張以理觀物；另一個是境界論的觀物，主張以物觀物，以達至聖境。邵雍說：「所以為之觀物者，非以目觀之也；非觀之以目，而觀之以心也；非觀之以心，而觀之以理也。天下之物，莫不有理焉，莫不有性焉，莫不有命焉。……聖人之所以能一萬物之情者，謂其聖人之能反觀也。所以謂之反觀者，不以我觀物也。不以我觀物者，以物觀物之謂也。既能以物觀物，又安有我於其間哉？」顯然邵雍認為聖人能夠以物觀物，是因為聖人已修養至「無我」境界，故能神而明之，常人則大都是以我觀物，故不免為情欲所蔽，失於偏昧。

 

首先邵雍認為常人多是「以目觀物」，因常人蔽於情欲之中，執著於自身利益，迷戀於眼前悲喜，故只能看到現象界之表面，即事物的外形。常人只是對事物作了初部的認識或掌握，對於深入到事物之內層，探究其所以能存在，其形成之原因與發展之軌跡等，是無法完全了解的，故「以目觀物」可說是停留於初步知的階段。常人不謀求感性地反映外物，因此也不能達到對外物的感通，觀物而得出的效果自然不準確。如以所觀看到的表面現象為行事的指引，則恐怕有所偏失，而不能達到應有之目標。故如要更進一步對現象界之了解，就不應只用目觀看，而應用心觀察，這樣就能達到對外物的感通。

 

「以心觀物」就是將以目觀看到的資料，進行綜合及概括，繼而對其詳細分析及論證，以達至更佳的觀物效果。但常人不免為情欲所蔽，存有私心雜念，考慮個人利益為先，故精神狀態常糾纏於利欲計較之中，因而觀察到的效果仍欠理想。「以心觀物」的缺點就是以我為中心，執著於自我的局限，因此境界不能開闊，觀物處事難免受主觀因素之影響，客觀環境所牽制而帶有偏差，觀物亦自然不甚準確。從修養方面說，心中有私心雜念，則對於事物的悲喜，就有所偏，有偏就不合乎事物的客觀情況，觀物就觀不到其本來的面目了。故邵雍說：「以物喜物，以物悲物，此發而中節也。」即見可喜的事就喜，見可悲的事就悲，這種悲喜，是從事物的客觀情況，本來面目出發的，不雜有從個人的利益出發的偏見，這樣就較能掌握事物之變化，觀物所得的效果自然較優勝。

 

邵雍認為如果要真正明瞭事物之特性，用心觀物是不夠，應以理來觀物，即以理性來捕捉事物的本質和本性，要把握事物的道理所在。此時，我的觀察不是從感性出發，而是從理性出發，不是從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，而是用理性認識代替感性認識。觀察事物依据道理來判斷，不雜有主觀的成見，避免主觀因素的影響，這樣的觀物就準確了。邵雍在其《漁樵問答》中認為「以我徇物，則我亦物矣；以物徇我，則物亦我也。……由是明天地亦萬物也，萬物亦我也，我亦萬物也；何物不我？何我不物？如是則可以宰天地，可以司鬼神，而況於人乎？況於物乎？」在茫茫宇宙中，天地萬物都依道而運行，人能依据當中道理自然地演繹，將精神投人其間，就可知萬物本性，就可掌握運用自如。

 

在《皇極經世》中，「以物觀物」是相對於「以我觀物」說的。在境界論方面，據邵雍的看法是「任我則情，情則蔽，蔽則昏矣；因物則性，性則神，神則明矣。潛天潛地，不行而至，不為陰陽所攝者也。故去我斯能以物觀物，舍情之和而得性之通，斯神無所不明也。」他強調人能就個別存在各觀其理，而不以己身之有限存在自為局限，此中關鍵在於人不以自身為物，不為陰陽所統攝，而超然靈於萬物。人有此種能力，故一心可以籠罩天地萬物，可以觀察世間一切現象而不偏差。他又說：「不以我觀物，以物觀物之謂也。以物觀物，又安得有我於其間哉！」換言之，不使自我限於一經驗存在之層面，即能超越形軀一層而顯其認知主體之大用。因自身有情，任我則會為情所蔽，蔽則不能精確觀物矣，這也是邵雍反對「以我觀物」的原因。

 

在《伊川擊壤集》的序中，邵雍說：「……況萬物之樂，復有萬萬者焉。雖死生榮辱轉戰於前，曾未入於胸中，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一過乎眼也。誠為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焉，蓋其間情累都忘去耳。」《宋明理學》對此解釋：「以物觀物，是要求人在認知、觀照、體驗、實踐以及種種社會生活中，不要有任何基於『我』的情感、要求、意見參加其中。」人不執於自我之局限，自然不為情欲所累，觀察物象自能心領神會。故邵雍在其《皇極經世》中說：「不我物，則能物物，聖人利物而無我。」聖人無執「有我」之境界，其道是和天地之道一樣生生不息，故聖人能與天地同體，而知鬼神不測之機。觀物有如聖人之境界，就可以掌握天地萬物運行之機。所以邵雍說：「以目觀物，見物之形；以心觀物，見物之情；以理觀物，見物之性。」

 

 

蓋邵雍之天道觀原斷定世界之演變全屬命定，今謂人之可貴在於能觀天地萬物之理，而此一能力即是認知主體之主宰性。人倘不能顯現此種主宰性，則是以我徇物，蓋自身失其主體性，即同於一物象矣。反之，顯現此主體性，則能統攝一切對象，如此則可宰天地、司鬼神，而超越於萬物之上，轉而可支配萬物。「以物觀物」亦可說是一種修養工具，是達至聖人之道的一種方法，是儒者修身至聖之一種途徑。此工具雖有一定之準則，但卻沒有固定不移之法則，只要以儒家的理念而推演，行仁義中正之道，不為私心欲念所蔽，不執於「有我」之局限，境界自然開闊。故邵雍說：「體無定用，惟變是用；用無定體，惟化是體，體用交而人物之道於是備矣」。以萬有不齊之物為體，以群分變化之道為用，本末體用交相演繹，變而通之，化而裁之，人道物道盡在掌握之中。

 

在邵雍的觀物法中，他不僅重視在認識論方面，更重視境界論的觀物法，他主張通過修養來達至「以物觀物」，而能夠「以物觀物」，不外乎陰陽、動靜、剛柔、誠信、中直等修養功夫。首先邵雍認為太極乃動靜之根，於天為天心，於人為道心；人之心有如太極，是統攝眾理萬事運行之所。他說：「心為太極，人心當如止水則定，定則靜，靜則明。」心定有如止水，水靜止則澄澈虛涵，照物有如明鏡。故觀物先要定心，心定則精神舒暢，不為物所阻障，不為情欲所誘，妄念自然不生，便能通神達道。既然妄念不生，心才能靜觀物象，心靜才能明察秋毫，觀物則有如神明，物皆見矣。否則心多妄念，紛擾龐染，有如氣脈蔽塞，何能觀物而不失？ 

 

邵雍認為能達至「以物觀物」的最好效能，就要「心一而不分，則可以應萬變，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也。」所謂「心一而不分」，即修養至心神合一，神明不分之境界，心中沒有私欲，不為私心雜念所干擾，不為物欲所障阻，乃可應萬物，乃可以物觀物。故聖人能虛心觀物，便能處於超然地位，不為陰陽所攝，能以「一心觀萬心，一身觀萬身，一物觀萬物，一世觀萬世者焉。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，口代天言，手代天工，身代天事者焉。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，下盡地理，中盡物情，通照人事者焉。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，出入造化，進退古今，表裡人物者焉。」至道乃超然為萬物之靈，至人則如秀出人群之聖者，能以一身一心而觀萬身萬心，一事一理以應萬事萬理，故能窮天地而觀不物。

 

邵雍說：「以物觀物，性也；以我觀物，情也。性公而明，情偏而暗。人得中和之氣，則剛柔均，陽多則偏剛，陰多則偏柔。」陰陽者，一個統一物之中的兩個對立面，所謂偏陰不生，獨陽不長，現象界之一切事物，必互相依存、互相滲透，以達中和為至善。人得中和之氣，必依正道而棄小道，必依理而捨情，故斷物而不偏失。在邵雍的修養功夫中，他強調「為學養心，患在不由直道。去利欲，由直道，任至誠，則無所不通。天地之道，直而已，當以直求之。若用智數，由徑而求之，是屈天地而徇人欲也，不亦難乎？」邵雍認為如果自我能夠沒有私心雜念，不考慮個人利益，這種人的精神狀態就是誠，由此而發出的行為就是直。若能知心體本直而無欲，必順循其本直之體，不以物欲撓之。則所由形於思慮，見於事為，無之不通神明而歸元善。

 

依《中庸》所說：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，發而皆中節謂之和。」照邵雍的解釋，不摻雜私心雜念，不摻雜個人利益的喜怒哀樂，就是中節。故他說：「凡人之善惡，形於言，發於行，人始得而知之。但萌諸心，發於慮，鬼神已得而知之矣。此君子所以慎獨也。」人之心性本無明顯善惡之分，有云思慮未起，鬼神莫知；如果思慮已起，善惡發萌於心慮，就叫隱微；思慮已起，善惡形發於言行，就叫顯現；故君子修道在於慎獨，不飾顯，不欺微，才能達至中節之境。邵雍說：「至理之學，非至誠則不至。物理之學，或有所不通，不可以強通。強通則有我，有我則失理而入術矣。」至理必至誠，乃詣其至。若泛觀物理，多所難通，強探求通，反為任我，有我之私，失理人術。故學必精誠貫通，始為自得，自得之至，庶幾於神。

 

邵雍又認為，所謂「以物觀物」，就是要集中眾人的意見。他說：「是知我亦人也，人亦我也，我與人皆物也。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為己之目，其目無所不觀矣。用天下之耳為己之耳，其耳無所不聽矣。用天下之口為己之口，其口無所不言矣。用天下之心為己之心，其心無所不謀矣。夫天下之觀，其於見也，不亦廣乎！天下之聽，其於聞也，不亦遠乎！天下之言，其於論也，不亦高乎！天下之謀，其於樂也，不亦大乎！夫其見至廣，其聞至遠，其論至高，其樂至大。能為至廣、至遠、至高、至大之事，而中無一為焉，豈不謂至神至聖者乎！」他要從實際的觀察來認識事物本來面目，避免主觀的成見，更不要感情用事。又要歸納眾人的意見，以認識事物的全面。

 

邵雍主張「以物觀物」，而不主張「以我觀物」，表明他是十分重視「我」之外的客觀因素，他的學說並非全是虛無縹緲的比附和臆斷。他把「我」之外的物都視作象，觀物實際上就是觀察物象。一定的物象都符應一定的卦象，而卦象都有一定的數與之相應。因此，觀物也就是觀物之象數，觀物之象數，可以知人事、社會、天地的變化。這種理論看來似乎很玄奧，但它畢竟是以客觀物象為基礎。邵雍之哲學雖未對心性有明確理論，但他認為能體現天道之生生不息，自然能體現人道。他認為可經過一定的修養方式，秉棄私心雜念，不執於有我的私欲中，就能如聖人那樣，體現天地之道之偉大。所以「以物觀物」的核心思想是「無我」，即在於倡導一種「無我」的精神生活態度與境界，而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。

(作品完成於壬午年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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